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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山劍俠傳

�上一回

第二十二回　晤薛蟒 三上紫金瀧　訪異人 結嫌白鹿洞

下一回�

話說金身羅漢法元見病維摩朱洪神情冷淡，正待往別處找尋能人相助，忽見正南方飛來

了幾道紅線，知是秦朗打此經過，連忙上前喚住，二人相見，各把前事述說了一遍。秦

朗道：「此次到打箭爐，曉月禪師業已他去，路遇西藏紅教中傳燈和尚，纔知禪師隱居

黃山紫金瀧。後來路過慈雲寺，見了知客馬元，聽說發生許多事故，師父出外尋找幫手。

弟子想師父定不知道曉月禪師住址，特來代請，約他下山，到慈雲寺相助。」法元道：

「你哪裏知道。我自到九華後，人未約成，反與齊漱溟的女兒鬥了一次劍。後來飛娘趕

來解圍，又叫人與我送信，纔知道曉月禪師在此。等我尋到此地，他兩個徒弟又說他出

外雲遊去了，是否人在紫金瀧，無從判斷。如果在家，成心不見，去也無益，我們另尋

別人吧。」秦朗道：「我知道曉月禪師西來，一則愛此地清靜；二則聽說此地發現一樣

寶物，名爲斷玉鉤，乃是戰國時人所鑄，在這瀧下泉眼中，所以駐錫在此，以便設法取

到手中，絕不會出門遠去。莫如弟子同師父再去一趟，先問曉月禪師是否他去。別處不

是沒有能人，能制服追雲叟的，還是真少。他老人家相助，勝別人十倍。師父以爲如何？

」法元聞言，也甚以爲然，便同秦朗回了原路。

剛剛走到瀧前，便見鹿清正在洞外，見他二人回來，好似很不痛快，說道：「大和尚又

回來則甚？我師父不在洞中，出外辦事去了。老實說吧，就是在家，他老人家已參破塵

劫，不願加入你們去胡鬧了。」法元一聽鹿清之話，越覺話裏有因，便上前賠着笑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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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令師乃是我前輩的忘年交，此番前來拜訪，實有緊急之事，務乞小師兄行個方便，

代爲傳稟。如禪師他出，也請小師兄將地方說知，我等當親自去找。」法元把好話說了

許多，鹿清祇是搖頭，不吐一句真言。反說道：「我師父實實不在山中。他出外雲遊，

向無地址。至於歸洞之期，也許一天半天，也許一年半載纔回，那可是說不定。如果你

真有要事，何妨稍候兩日再來，也許家師回來，也未可知。」說罷，道一聲「得罪」，

便轉向崖後自去。法元見了這般景況，好生不快，但是無可奈何。秦朗見鹿清出言傲慢，

也是滿心大怒，因曉月禪師道法高深，不敢有所舉動，祇得隨了法元，離了紫金瀧，往

山腳下走去。

師徒二人正要商量往別處尋人，忽然空中一道黑影，帶着破空聲音，箭也似的，眨眨眼

已飛下一個相貌奇醜的少年，穿着不僧不道的衣服。秦朗疑心此人來意不善，忙做準備。

法元連忙止住。那少年見了法元，躬身施禮，說道：「弟子三眼紅蜺薛蟒，奉了恩師許

飛娘之命，知道大師輕易見不着曉月禪師，叫我來說，禪師並未離此他去，請大師千萬

不要灰心短氣。如今峨眉派劍俠不久就在成都碧筠庵聚齊，去破慈雲寺，非曉月禪師下

山，無法抵敵。家師劍未煉就，暫時不能下山相助。望大師繼續進行，必有效果，家師

業與曉月禪師飛劍傳書去了。」法元道：「我已去過兩次，均被他徒弟鹿清託辭拒絕。

既蒙令師盛意，我再專誠去一回便了。」薛蟒聞言，便告辭走去。走不幾步，忽然回頭，

又問法元道：「昨日我師兄苦孩兒司徒平送信的時節，可曾與大師見面親交？」法元不

知他們二人的關係，便實說道：「昨日他將書信原是從空中拋下，不想被文筆峯前兩個

女子搶去。我去要時，那兩個女子執意不肯，雙方几乎動武。你師兄纔下來解圍，費了

半天脣舌，纔把書信取轉。見了令師，就說我們一切心照，我自按書信行事便了。」薛

蟒聽了，不禁獰笑兩聲。又對法元道：「那曉月禪師的徒弟鹿清，家師曾對他有恩，大

師再到紫金瀧，就說我薛蟒致意，他自會引大師去見曉月禪師的。」說罷，便自作別而

去。法元師徒二人等薛蟒走後，便整了整僧衣，虔心誠意往紫金瀧而去。

那曉月禪師是何派劍仙？爲何使法元等這般敬重？這裏便再補述兩筆。那曉月禪師也是

峨眉派劍仙鼻祖長眉真人的徒弟，生來氣量褊狹，見他師弟乾坤正氣妙一真人齊漱溟末

學新進，反倒後來居上，有些不服。祇是長眉真人道法高深，越發不贊成他的舉動，漸

漸對他疏淡。曉月含恨在心。等到長眉真人臨去時，把衆弟子叫到面前，把道統傳與了

玄真子與齊漱溟。差點沒把曉月肚皮氣炸，又奈何他們不得。他早先在道教中，原名滅

塵子。真人又對衆弟子道：「此番承繼道統，原看那人的根行厚薄、功夫深淺爲標準，

不以入門先後論次序。不過人心難測，各人又都身懷絕技，難免日後爲非作歹，遺羞門

戶。我走後，倘有不守清規者，我自有制裁之法。」說罷，取出一個石匣，說道：「這

X-GORB Books | zh.wikisource.org | CC BY-SA 4.0 2 / 8



蜀山劍俠傳/022

石匣內，有我煉魔時用的飛劍，交與齊漱溟掌管。無論門下何人，祇要犯了清規，便由

玄真子與齊漱溟調查確實，祇須朝石匣跪倒默祝，這匣中之劍，便會凌空而起，去取那

人的首級。如果你二人所聞非實，或顛倒是非，就是怎樣默祝，這石匣也不會開，甚或

反害了自己。大家須要謹記。」長眉真人吩咐已畢，便自昇仙而去。衆同門俱都來與齊

漱溟和玄真子致賀，惟有曉月滿心不快，強打笑顏，敷衍了一陣。後來越想越氣，假說

下山行道，便打算跑到廬山隱居，所謂眼不見心不煩。因知寡不敵衆，又有長眉真人留

下的石匣，倒也並不想叛教。不想在廬山住了幾年，靜極思動，便遊天台雁蕩。在插虹

澗遇見追雲叟，因論道統問題，曉月惱羞成怒，二人動起手來，被衆同門知道，都派他

不對。他纔一怒投到貴州野人山，去削髮歸佛，拜了長狄洞的哈哈老祖爲師，練了許多

異派的法術。到底他根基還厚，除記恨玄真子與齊漱溟而外，並未爲非作歹。衆同門得

知此信，祇替他惋惜，嘆了幾口氣，也未去干涉他。後來他又收了打箭爐一個富戶兒子

名叫朱洪的爲徒，便常在打箭爐居住。那裏乃是川康的孔道，因此又認得了許多佛教中

人。他偶遊至黃山，愛那紫金瀧之勝，便在那裏居住。他同許飛娘的關係，是因爲有一

年爲陷空老祖所困，遇見許飛娘前來解圍，因此承她一點情。他早知法元要來尋他，因

爲近年來勤修苦煉，不似從前氣盛，雖仍記前嫌，知齊漱溟、玄真子功行進步，不敢造

次。所以法元來了兩次，俱命鹿清等設辭拒絕。法元第二次走後，便接到許飛娘的飛劍

傳書，心神交戰了好一會兒，結果心中默默盤算了一會兒，覺得暫時仍不露面爲是。便

把鹿清叫在面前，囑咐了幾句，並說若是法元再來，你就如此如彼地對答他。鹿清連聲

說「遵命」。暫且不提。

且說法元師徒二人一秉至誠，步行到紫金瀧，早已看見鹿清站在澗岸旁邊。鹿清看見法

元師徒迴轉，不待法元張口，便迎上前來說道：「適纔家師迴轉，已知二位來意，叫我

轉致二位，請二位放心回廟，到了緊急時節，自會前來相助。今日另有要事，不及等二

位前來敘談，他老人家又匆匆下山去了。」法元尚疑鹿清又是故意推辭，正待發言，那

秦朗已把薛蟒吩咐之言，照樣說了一遍。鹿清聞得秦朗提起薛蟒致意，果然換了一副喜

歡面孔，先問秦朗的姓名，然後問他因何與薛蟒相熟。談了幾句後，漸漸投機。三人便

在澗石上面坐下，又談了一陣。法元乘機請他幫忙，請曉月禪師下山。鹿清知道法元心

中疑慮，便向他說道：「我師父生平從不打誑語，說了就算數，二位祇管放心吧。」法

元方纔深信不疑。又問鹿清道：「當初我同令師見面，已是三十年前。後來他老人家搬

到打箭爐，便很少去問候。小師父是幾時纔拜入門牆，功行就這樣精進？」鹿清道：「

你要問我出家的根由麼？就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祇記得我小時候，是生長在四川一個

荒山石洞裏面，我倒沒有娘，餵我乳的是一隻梅花鹿。有一天，我師父他老人家路過那

山，我正跟一羣鹿在那裏跑，我師父說我生有異稟，日後還可和我生身父母見面，便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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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帶到打箭爐，傳我劍術，到現今已十二年了。那個薛蟒的師父，曾經幫過我師父的忙，

我要是早知道二位跟她認識，我也就早跟你們交好了。」法元見鹿清說話胸無城府，也

不知道甚麼禮節稱呼，純然一片天真，非常可愛。正想同他多談幾句，想打聽曉月禪師

在此隱居，是否爲覓那斷玉鉤？方要張口，便聽崖後洞中有一個病人的聲音喚道：「清

師弟，話說完了，快回來吧，我有事找你呢。」鹿清聞言，便忙向二人作辭道：「我家

師不在洞中，未便讓二位進去。現在我師兄喚我，異日有緣，相見再談。」說罷，便急

忙走去。法元與秦朗見鹿清走後，師徒二人一同離了紫金瀧，計算時日還早，便想起到

廬山白鹿洞去尋雷音的師叔八手觀音飛龍師太下山相助，順便打聽雷音、龍化的下落。

劍光迅速，不一日便到了廬山白鹿洞前。降下劍光，正待舉步，忽見一陣腥風起處，連

忙定睛看時，祇見洞內躥出一隻吊睛白額猛虎，望着二人撲來。法元知是飛龍師太餵的

家畜，不肯用劍傷它，忙往旁邊一閃。剛剛避過，又見眼前一亮，由洞內又飛出一條獨

角白鱗大蟒，箭也似一般疾，直向秦朗撲去。那秦朗哪知其中玄妙，喊一聲：「來得好！

」腦後一拍，幾道紅線飛起。法元忙喊：「休要冒失！」已來不及，劍光過去，把那三

丈來長的白蟒揮成兩段。那隻黑虎見它同伴被殺，將前足微伸，後足伏地，一條長尾，

把地打得山響，正要作勢前撲。法元見白蟒被秦朗所殺，知道闖下大禍，又聽得洞內有

陣陣雷聲，便知不妙。也不及說話，伸手將秦朗一拉，喊一聲：「快逃！」二人劍光起

處，飛身破空而去。

法元在路上埋怨秦朗道：「你怎麼這般魯莽？我連聲喊你不可冒失，你怎還把飛龍師太

看守洞府的蛇、虎給毀了一個？這位老太婆性如烈火，非常難惹。她對人向來是無分善

惡，完全以對方同自己有無感情爲主旨。我同她雖然認識，也祇是由於雷音的引見，並

無深交。請她下山相助，也無把握，祇是希望能先打一個招呼。此人本最守信用，但求

她不幫助峨眉派與我們爲敵罷了。如今人未請成，反傷了她的靈蟒，她如知道，豈肯甘

休？尚喜我們走得快，她如出來看見，豈非又是一場禍事？」秦朗見師父埋怨，情知做

錯，也無可奈何。他雖入道多年，嗜慾未盡，尚不能辟穀。法元雖能數日不飢，一樣不

能斷絕煙火。二人見雷音找不着，無處可請別人，算計日期還早，本想回慈雲寺去。又

想起峨眉劍仙暫時不來寺中尋事，是因爲自己不在寺中，表示餘人不堪一擊的原故。此

時回寺，難免獨力難支。他是知道追雲叟的厲害的，便不想早回去。偶然想起每次往返

武昌，並未下去沽飲，又在山中數日，未動葷腥，便想下去飲食遊玩，沿路不再御劍飛

行，一路沿江而上，觀賞風景。秦朗自然更是贊成。師徒二人，於是到了漢陽，找了個

僻靜所在，按下劍光落地。然後僱了一隻小船，往江中游玩一番，再渡江上黃鶴樓上去

沽飲。上樓之後，祇見樓上酒客如雲，非常熱鬧，便找了一個靠窗的座頭坐下。自有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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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上前招呼，他師徒二人便叫把上等酒菜祇管拿來。隨即憑窗遙望，見那一片晴川，歷

歷遠樹，幾點輕帆，出沒在煙波浩渺中，非常有趣。移時酒保端來酒菜，他二人便自開

懷暢飲。不提。

這一樓酒客正在飲食之間，忽見上來這兩個奇形怪狀的一僧一俗，又見他二人這一路大

喫大喝，葷酒不忌。荊楚之間，本多異人，巫風最勝。衆人看在眼裏，雖然奇怪，倒也

不甚注意。

惟獨衆客中有一富家公子，原籍江西南昌，家有百萬之富。這陶公子單名一個鈞字，表

字孟仁，自幼好武。祖上雖是書香門第，他父母因他是個獨子，非常鍾愛，不但不禁止，

反倒四處聘請有名的教師陪他習學。陶鈞練到十六歲，他父母相繼下世。臨終的時節，

把陶鈞叫到面前，說道：「你祖父因明亡以後，不肯去屈節胡兒，所以我便不曾出去求

功名。我因仰承祖訓，你既不願讀書，也就望你去學習刀棒。不過我忠厚一生，祇生你

一人。我死之後，爲免不爲人引誘，墮入下流，所以我在臨死的時節，一切都替你佈置

妥當。我現在將我的家財分作十成：一成歸你現在承繼，任你隨意花用，以及學武之資；

三成歸老家人陶全掌管，祇能代你整頓田業，你如將自己名分一成用完，陶全手中的財

產，祇准你用利，不准你動本，以免你日後不能營生；還有六成，我已替你交給我的好

友膝⋯⋯」剛說到這裏，便已力竭氣微，兩眼一翻，壽終人世。

陶鈞天性本厚，當他父親病時，就衣不解帶地在旁親侍湯藥。這日含淚恭聽遺囑，傷心

已極，正想等聽完之後，安慰老人家幾句。忽見他父親說到臨末六成，祇說出一個「膝」

字，便嚥氣而死。當時號啕大哭，慟不欲生，也顧不到甚麼家產問題。等到他父親喪葬

辦完，纔把老僕陶全找來，查點財產。果然他父親與他留下的一成，盡是現錢，約有七

八萬兩銀子。老僕手裏的田產家財，約值有二十餘萬，皆是不動產。惟有那六成家產，

不知去向。陶全祇知道那六成中，除了漢口有三處絲、茶莊，因爲隨老主人去過，字號

是永發祥外，下餘田業，一向是老主人掌管，未曾交派過，所以全不知道。估量老主人

必定另行託付有人，日久不難發現。陶鈞是膏粱子弟，祇要目前有錢，也就不放在心上。

居喪不便外出，每日依舊召集許多教師，在家中練習。

練到三年服滿，所有家中教師的本領，全都被他學會。每屆比試時，也總是被他打倒，

越加得意非常，自以爲天下無敵。這一班教師見無可再教，便又薦賢以代。於是又由陶

鈞卑辭厚禮，千金重聘，由這些教師代爲聘請能手來教他。他爲人又非常厚道，見舊日

教師求去時，他又堅不放走。對新來的能手，又是敬禮有加。於是那一班教師，舊者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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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去，新者踊躍而來，無不竭力教授，各出心得，交易而退，皆大歡喜。陶鈞又天資

非常之好，那些教師所認爲不傳之祕訣手法，他偏偏一學便會。會了之後，又由新教師

轉薦新教師，於是門庭若市，教師雲集。每值清明上墳，左右前後，盡是新舊的教師，

如衆星捧月一般地保護，真是無一個大膽的人，敢來欺負這十幾歲的小孩。小孟嘗名聲

傳出去，便有慕名來以武會友的英雄豪傑，不遠千里，特來拜訪。於是衆教師便慌了手

腳，認爲公子天才，已盡衆人之長，不屑與來人爲敵。一方面卑辭厚禮優待來人，以示

公子的大方好友；一方面再由教師的頭目百靈鳥賽蘇秦魏說，先同來人接見，說話半日，

再行比武。結果大多是先同教師們交手，獲勝之後，再敗在陶鈞手裏，由教師勸公子贈

銀十兩以至百兩，作爲川資，作遮羞錢，以免異日狹路報仇。有些潔身自好之士，到了

陶家，與這位魏教師一比之後，便不願再比，拂袖而去。據賽蘇秦魏說說，來人是自知

不敵，知難而退。陶鈞聽了，更是心滿意足，高興萬分。

可是錢這種東西，找起來很難，用起來卻很快。他那七八萬兩銀子，哪經得起他這樣胡

花，不到幾年光景，便用了個一乾二淨。要問陶全拿時，陶全因守着老主人的遺囑，執

意不肯鬆手，反用正言規勸道：「老主人辛苦一生，創業艱難，雖然家有百萬之富，那

大的一半，已由老主人託交別人保存，臨終時又未將那人名姓說出，將來有無問題，尚

不可知。餘下的這四成，不到三年工夫，便被小主人花去七八萬。餘下這些不動產，經

老奴掌管，幸喜年年豐收，便頗有盈餘，已由老奴代小主人添置產業，現錢甚少，要用

除非變賣產業。一則本鄉本土傳揚出去，怕被人議論，說小主人不是克家之子；二則照

小主人如今花法，就是金山也要用完，當初勸小主人節省，小主人不聽，那是無法。這

在老奴手中的一點過日子以及將來小主人成家立業之費，老奴活一天，決不能讓小主人

拿去胡花，使老奴將來無顏見老主人于地下的。再者小主人習武，本是好事，不過據老

奴之眼光看來，這一班教師，差不多是江湖無賴，絕非正經武術名家。天下豈有教師總

被徒弟打倒的，這不是明明擺着他們無能麼？況且每次來訪友的人，爲何總愛先同他接

洽之後，纔行比試？其中頗有可疑之處。老奴雖是門外漢，總覺小主人就是天生神力，

也決不會這點年紀，就練成所向無敵的。依老奴之見，小主人就推說錢已用完，無力延

師，每人給些川資，打發他們走路。如果真要想由武術成名，再打發多人，四處去打聽

那已經成名的英雄，再親自延聘。這些親自送上門的，哪有幾個好貨？至於打發他們走

的錢，同異日請好武師的錢，老奴無論如何爲難，自要去設法。現時如果還要變賣田產

去應酬他們，老奴絕對不能應命。」

陶鈞人極聰明，性又至孝，見陶全這樣說法，不但不惱，仔細尋思，覺得他雖言之太過，

也頗有幾分理由。即如自己羨慕飛檐走壁一類的輕身功夫，幾次請這些教師們教，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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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辭推諉，後來推不過，纔教自己綁了沙袋去跳玩，由淺而深。練了一二年，丈許的房

子雖然縱得上去，但是不能像傳聞那樣輕如飛燕，沒點聲響。跳一回，屋瓦便遭殃一回，

一碎就是一大片。起初懷疑教師們不肯以真傳相授。等到叫那些教師們來跳時，有的說

功夫拋荒多年；有的說真英雄不想偷人，不練那種功夫；有兩個能跳上去的，比自己也

差不多。後來那些教師被逼不過，纔薦賢以代。先是替未來的教師吹了一大陣牛，及至

見面，也別無出奇之處。祇是被衆人掇弄捧哄慣了，也就習成自然。今天經老人家陶全

一提，漸漸有些省悟。祇是生來面嫩，無法下這逐客之令，好生委決不下。祇得對陶全

道：「你的話倒不錯，先容我考慮幾日再辦。不過今天有兩個教師，是家中有人娶媳婦；

還有一個，是要回籍奔喪。我已答應他們，每人送五百兩銀子，還有本月他們的月錢一

千多兩銀子，沒有三千銀子，不能過去。我賬房中已無錢可領，你祇要讓我這一次的面

子不丟，以後依你就是。」陶全嘆口氣答道：「其實老奴手中的財產，還不是小主人的。

祇因老主人有鑒及此，又知老奴是孤身一人，誠實可靠，纔把這千斤重責，交在老奴身

上。這一次小主人初次張口，老奴也不敢不遵。不過乞望小主人念在老主人臨終之言，

千萬不要再去浪費，急速打發他們要緊。」說罷，委委屈屈地到別處張羅了三千兩銀子，

交與陶鈞。陶鈞將錢分與衆人之後，知道後難爲繼。又見衆人並無出奇的本領，欲留不

能，欲去不好意思。陶全又來催促幾次，自己祇是設詞支吾。過了十幾天，好生悶悶不

樂。

有一天，正同衆教師在談話，忽然下人進來報道：「莊外來了一個窮漢，要見主人。」

陶鈞正要發言，那賽蘇秦搶口說道：「想是一個普通花子，公子見他則甚？待我出去打

發他走便了。」說罷，立起身來，就要往外走。陶鈞忙道：「他如果是來求助的，那就

叫賬房隨便給一點錢罷了。要是找我比武的，可急速引來見我。」賽蘇秦一面答應，一

面已忙不迭地趕到外面。祇見那人是個中年男子，穿得十分破爛，一臉油泥，腰間繫了

一條草繩，正與下人爭論。賽蘇秦便上前喝問道：「你是幹甚麼的，竟敢跑到這裏來吵

鬧？」那漢子上下望了賽蘇秦兩眼，微微笑道：「你想必就是這裏的教師頭，曾經勸我

徒弟陸地金龍魏青，不要與你的衣食父母陶鈞比武，或者假敗在他手裏，還送他五十兩

銀子的麼？可惜他本慕名而來，不願意幫助你們去哄小孩，以致不領你們的情。我可不

然，加上這兩天正沒錢用。他是我的徒弟，你們送他五十兩；我是他師父，能耐更大，

我要五百兩。如少一兩，你看我把你們衣食父母的蛋黃子都給打出來。」賽蘇秦起初疑

心是窮人告幫，故而盛氣相向。及至聽說這人是魏青的師父，去年魏青來訪陶鈞，自己

同人家交手，纔照一面，便被人家一指頭點倒。後來纔說出自己同衆人是在此哄小哥，

混飯喫，再三哀求他假敗在陶鈞手內，送他五十兩銀子，人家不受，奚落一場而去。這

人是他師父，能耐必更大。祇是可恨他把自己祕密當衆宣揚出來，不好意思。又怕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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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用言語相詐，並無真實本領。想了一想，忽然計上心來，便對那人說道：「閣下原

來是來比武的，我們有話好說。請到裏面坐下，待我將此比武規矩說明，再行比試如何？

」那漢子答道：「你們這裏規矩我知道：若假裝敗在你們手裏，是三十兩；敗在你們衣

食父母手裏，是五十兩。美其名曰川資。對麼？」賽蘇秦心中又羞又恨，無可奈何，一

面使眼色與衆人，表示要收拾那人；一面假意謙恭，一個勁直往裏讓。

那人見他那般窘狀，冷笑兩聲，大踏步往裏便走。賽蘇秦便在前引路，往花園比武所在

走去，打算乘他一個冷不防，將他打倒，試試他有無功力。如果不是他的敵手，再請到

自己屋中，用好言相商，勸陶鈞送錢了事。主意拿定後，一面留神看那人行走，見他足

下輕飄飄的，好似沒有甚麼功夫，知是假名詐騙，心中暗喜。剛剛走到花園甬道，回看

後面無人跟隨，便讓那人前行，裝作非常客氣的樣子。等到那人纔走到自己的前面，便

用盡平生之力，照定那人後心一拳打去。誰想如同打在鐵石上面，痛徹心肺，不禁大驚。

知那人功力一定不小，生怕他要發作，連忙跳開數尺遠近。再看那人，好似毫不放在心

上一般，行若無事，仍往前走。心知今日事情棘手，萬般無奈，祇得隨在那人身後，到

了自己屋前，便讓那人先進去。再看自己手時，已紅腫出寸許高下，疼痛難忍。那人進

門之後，便問道：「你打我這一下，五百兩銀子值不值呢？」賽蘇秦滿面羞愧，答道：

「愚下無知，冒犯英雄。請閣下將來意同真姓名說明，好讓我等設法。」那人道：「我

乃成都趙心源，久聞貴教師等大名，今日我要一一領教。如果我敗在你們手裏，萬事皆

休；若是你們敗在我手下，你們一個個都得與我滾開，以免誤人子弟。」賽蘇秦已經喫

過苦頭，情知衆人俱都不是對手，祇得苦苦哀求道：「我等並無真實本領，也瞞不過閣

下。祇是我等皆有妻兒老小，全靠陶家薪水養活，乞望英雄高擡貴手，免了比試。如果

願在這裏，我們當合力在陶公子面前保薦；如果不願在這裏，你適纔說要五百兩銀子，

我等當設法如數奉上。」說罷，舉起痛手，連連作揖，苦苦央求。那人哈哈大笑道：「

你們這羣東西，太替我們武術家丟人現眼。看見好欺負的，便狐假虎威，以多爲勝；再

不然乘人不備，暗箭傷人；等到自己不敵，又這樣婢顏哀求。如饒你們，情理難容！快

去叫他們來一齊動手，沒有商量餘地。」

賽蘇秦還待哀求，忽聽窗外一聲斷喝道：「氣死我也！」說罷，躥進一人，原來正是陶

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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